
贺 兰 山 麓 ，夜 色 如 墨 。 陆 军 某 旅

“魔鬼周”训练正酣。

“这次可能真要撑不住了……”看

见二小队队员们大口吃着干粮，一小队

队长邵帅飞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此前，他和队友们已连续进行了 20

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等他们艰难挺

到补给点，却因为夜间渗透行军课目成

绩落后，失去了领取补给的资格。

此 时 此 刻 ，除 了 水 壶 里 咣 当 作 响

的半壶水，他们再没有别的补给。可

接下来，他们还有考验要面对。

一

时间回转至前一晚 8 点整，他和队

友们从枪声中惊醒。教练员鲁文博手

握喇叭冲他们大喊：“在这场‘魔鬼周’

里，你们没有姓名，没有军衔，有的只是

手中的武器和眼前的‘敌人’！”

“魔鬼周”中的“魔鬼”是谁？是无

情的教练员，是恶劣的训练环境，是艰

难的作战任务，也是面对艰难挫折时，

想要退缩的自己。

以小队长身份参与“魔鬼周”，邵帅

飞压力很大。与以往训练有素、配合默

契的特战小队不同，这次训练上级要求

临时抽组人员。这支队伍是由 8 名年

轻排长临时组成，他们军事素质参差不

齐，互相认识还不到一周。

第 一 天 ，通 往“猎 人 基 地 ”有 一 条

400 米的必经之路，他们用了近 1 小时

才 全 员 抵 达 —— 人 均 负 重 25 公 斤 以

上，低姿匍匐、熊爬、眩晕滚……“套餐”

项目一个接一个，途中稍有疏忽，就会

被教练员拖回 50 米重新来过。

进入基地后，小队被要求将装满沙箱

的两辆猛士车推行 2公里。邵帅飞一边

奋力推着车身，一边不停地给大伙打气。

空 中 传 来 几 声 惊 雷 ，暴 雨 随 即 落

下。雨水打湿他们的背囊，负重变得愈

加沉重。行程刚刚过半，可挎包里的干

粮快被泡发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吃

掉了那仅有的干粮。

此时，少尉队员苗壮由于关节炎复

发，左小腿没了知觉，身上的背囊也压

得他直不起腰，整个人摇摇晃晃。邵帅

飞拽着他向前，可越是拽着他，他心里

就越是焦躁。

“别 拽 我 ，我 走 不 动 了 ，你 们 先 走

吧。”他一把将邵帅飞的手甩开，停在原

地喘息不止。整个小队都停了下来，每

个人脸上都神色沉重。

“ 不 能 放 弃 ，把 你 的 装 具 给 我 ！”

女队员王玉妉走上前，伸手要卸苗壮

的装具。这是王玉妉第一次参与“魔

鬼周”。考虑到她是女兵，出发时，邵

帅 飞 只 让 她 背 了 小 队 的 望 远 镜 和 一

把步枪。

此 刻 ，看 到 即 将 被 伤 痛 压 垮 的 队

友，她主动站出来要分担负重。

“背囊给我！”少尉队员窦伟民抓起

苗壮的背囊扛在肩上，“如果在这里放

弃，你会后悔的！”说罢，他转过身去，继

续行进。

看着窦伟民的背影，苗壮决定咬牙

坚持。尽管拼命奔跑，他们最终还是以

4 分钟的时间差败给了二小队，失去了

在补给点领取干粮的资格。

二

饥饿过后的泥潭行军又是新的考

验。这是一条 10公里长的灌溉渠，淤泥

没过膝盖，每走一步都要把脚从深深的

淤泥里拔出来。其中还有低矮的桥洞，

队员们必须俯下身子爬过去。

这段路，他们花了 6 个多小时才走

出来。当大家快要通过桥洞时，一旁“观

战”的教练员鲁文博将一枚催泪弹扔了

进去。烟雾中，邵帅飞不小心摔在淤泥

里。扑面而来的恶臭熏得邵帅飞睁不开

眼，他吼道：“快，和我一起爬出去！”

前后左右都是烟雾，只要看到有人

稍微靠近路基，鲁文博就用竹竿把他们

戳回去。

邵帅飞和队员们机械地爬动，咬牙

坚持着，终于爬出泥潭。

伴着降临的夜幕，隐蔽伪装课目开

始了——队员们在教练员指定区域内

进行潜伏，规定时间内不被发现即为通

过；若被发现就会变成“俘虏”，遭到残

酷“审讯”。

队员们潜伏就位，鲁文博行走在荆

棘 林 中 ，开 始 搜 索 ，“ 我 看 到 你 了 ，出

来！”众人的心悬到嗓子眼，不敢发出半

点动静。

见使诈不成，鲁文博拉开一枚催泪

弹，朝一处泥潭扔去，瓦斯气体瞬间弥

漫开来。

潜伏在草丛中的窦伟民心下暗惊：

不好！王玉妉就在那个位置。

催泪弹落在距王玉妉不足半米的

地 方 。 不 到 5 秒 钟 ，她 就 开 始 涕 泗 横

流，嗓子火辣辣的，可她仍纹丝不动。1

分钟后，接触到瓦斯气体的皮肤奇痒难

忍，她咬牙忍耐着。见瓦斯气体没有消

除的迹象，王玉妉索性一头扎进泥水

中，以减少气体吸入。

“特种兵，就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血性胆气！”看瓦斯气体随风散去，没

有人暴露，鲁文博满意地点头说道。

隐蔽伪装课目的成功，让一小队看到

了希望——触底反弹的时候就要到了！

三

拂 晓 时 分 ，气 温 不 到 10 摄 氏 度 。

小队成员被要求潜入水深到大腿的泥

塘内，进行抗寒训练。

寒风掠过，他们被冻得浑身发抖。

邵帅飞给队员们讲笑话分散注意，窦伟

民将淤泥翻起，挖出几条乌黑的泥鳅。

已经一天没有进食的队员们，终于吃了

顿“野味”早餐。

“冲啊，冲过前面的障碍区！”经过

一次次摔打磨合，队员们越来越默契。

大家合理分配体力，共同搬运圆木和弹

药箱越过障碍。

他们携手并进、迅速奔袭，赶在二

小队之前，率先抵达了宿营地。

最后一天傍晚，枪声划破丛林的宁

静，一场“营救行动”被安排在“猎人基

地”。

低矮的灌木丛荆棘密布，队员裸露

的皮肤被划出道道血口。在带领队员

追击“逃敌”时，邵帅飞不慎被绊倒，崴

伤了脚踝。一时间，伤痛、饥饿、疲惫一

起涌来——他的身体已至极限。

“哪怕就剩最后一口气，也不能停

下脚步！”他咬紧牙关，又站了起来。

最终，队员们相互搀扶，勇敢走出

了这片挑战重重的训练场——尽管一

次次被打破希望，一次次遭遇挑战，这

支临时组建的特战小队，还是硬生生挺

过了这次“魔鬼周”。

汗水冲开油彩，胜利的笑容绽放在

每一名队员脸上，时间仿佛定格在此

刻。远处的贺兰山上，一轮浑圆的落日

悬挂天际。“猎人基地”里，狼烟又起，正

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

磨砺锋刃
■邵博康 张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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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山南市区到日当镇需要翻越

两座雪山。在日当镇休整后，我们前往

错那市。道路在山间盘绕，曲折蜿蜒，海

拔直上几千米，又急转直下，植被也随海

拔的变化时而稀疏，时而茂盛。

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路边寺院飞檐

上的风铃声和城镇日常的喧嚣声都逐渐

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山口草原呼啸的风

声和因海拔变化造成的耳鸣。来到高

原，体力消耗明显比在平原地区大得多，

我开始出现头晕、气喘的症状。不同体

质的人高反症状或轻或重，但通常都需

要 1 周左右才能适应高原环境。可这里

的边防官兵往往没有适应的时间，他们

上了高原就会马上投身战位。我很想走

近那些选择在高原坚守的官兵，了解高

原究竟赋予了他们什么。

过了波拉山口，车子更加颠簸。车

窗外雨雪交织，风沙滚滚。在崎岖的道

路上行驶，我仿佛看到每一次执行任务，

高原官兵就是这样向着一个个目的地奔

赴，在漫漫长路上，翻过了一座座高山，

渡过了一处处险滩。

在这样的路况开车，需要胆大心细，

非常考验技术。驾驶员徐班长边熟练地

打着方向盘，边和我聊着高原生活。“每年

野外驻训，要想和家人联系，都要跑到山

尖尖上，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才有信号……

在高原上，碰到特殊情况，物资供应不上，

就比较恼火。”徐班长是河北邢台人，却说

着一口熟练的四川话。“来的时间太长了，

很多战友都是四川人。”他跟我说起当兵

的酸甜苦辣，讲述着作为一名战士寻常的

生活和不寻常的经历。

经过 108个回头弯，海拔骤降 2000余

米，我们来到某次战斗的前线指挥部旧

址。这里地处勒布沟，道路两旁绿树繁

茂，杜鹃花如霞般开放，俨然一片雨林景

象。我们到达的时候，湿气笼罩整个山

谷，雨越下越大。走过湿滑的石板路，淅

淅沥沥的雨声更加衬托出周围的静谧。

这里沟深隐蔽，四周石壁陡峭险峻，易守

难攻。

一路往里走，路旁林间的空地上有几

顶用木板搭起的破旧帐篷，成人仅能蜷着

身体进入其中。据说这就是当年前线指

挥部首长和战士们的住处。曾经极其简

陋的指挥部和官兵的营帐早已不复存在，

现在的展区是后来人们在原址上重建

的。可以想见，当时前线官兵是在怎样极

端艰苦的条件下战斗。重建指挥所木屋

的窗前，如今还时常会有人献上一束素洁

的小花，缅怀那些为保家卫国而浴血牺牲

的英烈们。

离开指挥所旧址，道路更加险峻，不

知经过多少颠簸的山路和急弯，我们来

到一处边防线。此时已是大雨滂沱，雨

点敲击着泥土和岩石，如同擂动的战鼓

奏出激昂的节奏；山间的河流也跟着汹

涌起来，千军万马般奔腾呼啸着，声势浩

大。一座纪念碑肃穆地伫立在此处，碑

上盖满了后来人敬献的哈达——这里是

边防官兵时常会来祭拜的英雄安息之

地。

层峦叠嶂，密林繁茂。半个多世纪

过去，这里的硝烟味和炮火声已随时间

远去，勒布沟也恢复了原本的宁静和美

丽。注视着牺牲烈士英雄名录，我仿佛

看到那些陌生的姓名变成了一个个年轻

鲜活的战友，他们带着天南海北的口音，

向我讲述他们在高原边境上的奋勇反击

与誓死坚守，讲述他们平凡又不平凡的

故事与感受。

返程的路上，山上的杜鹃花依旧开

得热烈。我想，花开年年，开在战争中，

也开在和平里。车子缓缓向前，仿佛行

驶在与英烈们交汇的时空中，我们渐渐

驶离曾经的战火硝烟，驶向无恙山河、烟

火人间。

晚饭期间，某边防营同志向我们介

绍道：“依托新的配送方式和打包技术，

现在这里的官兵已经能吃上新鲜蔬菜和

鱼肉了。”

这在内地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保障，对于高原官兵来说却是难得的改

善。高原上的官兵不仅承受着高海拔

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还面临物

资的匮乏和给养的不足。好在如今，官

兵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实质的提升。

经过几天的相处，我能感受到高原

官兵对这里的眷恋与深情。在他们眼

里，这里有宏伟的高原、静谧的湖泊；这

里养育了数不尽的生灵，蕴藏着古老的

智慧和深沉的自然脉动。这是祖国的领

土，是壮美的山河，是祖祖辈辈守护着的

广袤疆域。这里承载了太多往事，那些

或艰苦或壮烈，或美好或苦涩的过往，一

幕幕犹在眼前。他们谈论着西藏，仿佛

在谈论另一个故乡。他们在这里有期盼

和欢喜，有委屈和苦涩，也有坚守与热

爱。这种感情很真，令我动容。

回程路上，我们看见藏族同胞的村

庄安然坐落在高原之上，屋顶上有许多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像一团团跃动的火

焰，在高原旷野之上，蓬勃燃烧着。

高
原
兵
车
行

■
张
泽
曦

在军校培训期间，学校组织我们赴

丹东参观见学。最令我难忘的，便是鸭

绿江断桥。

这座桥始建于 1909 年 5 月，于 1911

年 10 月建成通车，横跨鸭绿江两畔。最

初，它是日军为掠夺我国资源强行修建

的铁路桥，见证了近代中国被欺凌的苦

难历史。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

军由此跨过鸭绿江，这座桥便成为我军

跨江作战和运输物资的“生命线”。美军

为切断我军后勤补给，出动飞机日夜不

停对大桥进行轰炸。最终，此桥仅剩四

孔残桥屹立至今，被称为“鸭绿江断桥”。

下午，淅淅沥沥落起小雨，雾气笼罩

江畔。我撑伞登上断桥，滔滔江水从我

脚下流淌而过。桥身被漆成深沉的铁灰

色，尽头处，是四分五裂的钢片、扭曲变

形的钢梁、遍布四周的弹坑弹痕……一

切都在无声诉说着那段艰苦悲壮、光辉

厚重的历史。

遥 想 当 年 ，先 辈 们 就 是 从 这 座 桥

上 雄 赳 赳 、气 昂 昂 跨 过 鸭 绿 江 ，以“ 钢

少 气 多 ”战 胜“ 钢 多 气 少 ”。 他 们 用 满

腔的赤诚和热血，以不怕牺牲、战斗到

底 的 血 性 胆 气 ，谱 写 了 一 部 悲 壮 崇 高

的爱国史诗。

70 多年过去了，鸭绿江变得热闹起

来，各类船舶往来不断，岸边楼房鳞次栉

比；可鸭绿江又没变，走过艰难岁月，见

证炮火硝烟，它仍在奔流，永不停歇。

我想起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时，正

门那座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紧紧握

手的巨大雕像，身后“抗美援朝 保家卫

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革命先辈们

用智慧和果敢、牺牲和奉献，为中华儿女

赢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宁。先辈虽已远

去，可他们的理想信念永远如烛火照耀

在前方；他们用生命护卫的山河，会被一

代代军人放在心里、扛在肩上。

天色渐暗，江面上穿梭的游轮荡起

圈圈涟漪。岸边有人群不断涌向断桥，

江边路上，潮水般的车流声中夹杂汽笛

声，好不热闹。断桥上，游客们倚在栏杆

边或拍照留念，或与远方亲友视频通话，

分享这难得的风光。

这时，有几辆大巴停在路边，下来一

群老年旅客。他们步履蹒跚，花白的头

发被晚风吹起。走上断桥，有些老人竟

红了眼眶。我想，不知道他们其中，是否

有抗美援朝老兵故地重游？当老英雄看

到这里如今热闹祥和的景象，一定会由

衷感到欣慰。

鸭绿江断桥感怀
■汪黄飞

寒风在阿里高原呼啸了几个月，把

曼冬措湖打磨成一面幽蓝的冰镜。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低温将最后一丝水汽凝

固，厚厚的冰层深处沉淀着幽冷与寂静。

牧民的帐篷像黑珍珠似的散落在湖边。

每当官兵巡逻经过，总有几个红脸蛋的孩

子朝他们挥手。孩子们的羊皮袄子被风

吹得鼓胀，像一朵朵摇摇晃晃的蒲公英。

高原上的暴风雪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牧民们的牦牛群被困在雪沟里，

洛桑大叔骑马跑进哨所时，急得眼眶通

红。我们背着救援绳冲进风雪，将他们

的 19 头牦牛救回。返程后，洛桑大叔

的女儿小卓玛把热乎乎的酥油茶灌进

我们的水壶。她眯着笑意盈盈的眼睛，

对我们说，多亏有解放军叔叔。之后的

日子，哨所前台阶上时常出现牧民悄悄

送来的风干肉……

3 个月前的某天清晨，冰裂声惊醒

了我—曼冬措正在苏醒。巨大的冰

层崩裂成浮动的岛屿，蓝黑色的盔甲下

渗出翡翠色的涟漪。我惊喜地发现，山

阴处残雪未消，向阳的沟谷里却钻出了

红柳的嫩芽。之后在巡逻路上，我们遇

见了野驴群。它们从碎石坡后转出来，

鬃毛上还沾着冰碴，硬蹄踏过薄雪，露

出底下湿润的土壤。我忽然想起洛桑

大叔说过，草籽在冻土深处数着牦牛的

铃铛，待春的哈达拂过曼冬措，它们便

顶开雪被，跳起“望果舞”来。那天返回

营区时，我在背风的石缝里发现一簇刚

抽新芽的藏菠萝花。指甲盖大的叶片

正在舒展，像刚睡醒似的伸着懒腰。

又过了几天，哨所菜窖里埋着的洋

葱冒出了绿芽。文书小王说，要把它们

种在旧轮胎做的花盆里。上等兵李伟

国也在罐头盒里种上不知名的草，每天

晌午，准时捧到太阳底下晒一刻钟。

后来，牧民们开始往夏季牧场迁

徙。小卓玛临行前塞给我一包奶渣，她

的银耳坠在晨曦中晃啊晃。“等格桑花

铺满草甸，我们会带新鲜的曲拉（一种

藏族传统乳制品）回来。”

今夜，我负责值守观察哨。初夏的

月光为雪峰披上素绢，冰川褶皱里仍凝

结着不变的冷寂。山脚下的牲畜圈空

了，但那些被孩子们踩实的小径还在，

弯弯曲曲通向看不见的远方。有风吹

来，我摸了摸胸前的步枪，在执勤本上

记录：“无异常情况。”

繁星布满天幕。我知道，在某个山

坳里，红柳的根系正在悄悄生长。它会

把枝丫举过乱石堆，让火红的枝条在风

中飘扬。

（图片绘制：祝永超）

曼冬措速写曼冬措速写
■■胡洲源胡洲源

刺刀挺立

刃口封存着八十年前的秋霜

它的锋刃曾切开暗夜

它的寒光曾刺伤敌眼

它身上的锈迹

讲述着泥泞和鲜血

战火和牺牲

磨刀石在心中苏醒

我轻抚刀身

如同擦拭一段未完的誓言

金属的低鸣沿纹路游走

沉甸甸的岁月被打磨光亮

磨砺中，我触到那些

带着温度的姓名

刀脊上的凹痕

是永远跳动的脉搏

当我轻叩钢铁

无数个年轻的声音

来自天南海北

在寂静里骤然回响

他们或高喊或低呼

带着坚定，擎着信仰

磨刀

直到锋刃上升起

一片完整的雪

它映照着我

也映照着无数道灼灼的目光

刀尖上绽放

他们青春的模样

磨 刀
■王 岚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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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心香一瓣

用心记录多彩时光


